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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强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
妹，她们大都喜欢养花种草，那时的
他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那样混
杂在女人堆里，乐此不疲。

“小强，过来帮一下忙！”姐妹们
一声召唤，他笑呵呵地跑过去，填填
土、浇浇水、搬搬盆，甚或上山采采
花，下地薅薅草，每天就这样逍遥自
在，快活无比。

“儿子，成天与姑娘们混在一起
养花种草，我看天长日久，性格也会
变得软弱，哪有男孩子的阳刚之气？”
面对阿强妈，阿强他爸阴沉着脸很不
满意地责怪道，似乎他的“花痴”是她
溺爱、娇惯的。

“你这种态度让我委屈死了！
你是知道的，我也经常训斥姑娘不
要使唤他，规劝儿子不要凑近掺和，
他却听之任之，小时候我们看他与
姑娘们一起娱乐好玩，如今上了高
中面临高考，如何又能说得？再说
养花种草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况且他的学习成绩也没落下，我想
时而提醒一下就行了，不必太过焦
虑了，孩子他爸你说呢？”阿强妈低
头轻言细语地吐露自己的难处，偶
尔也瞟一眼丈夫的脸色。阿强他爸
忧心忡忡地吸着烟，皱着的眉头渐
渐舒展开来，心想是那么回事，释然
了也就无话可说。

话虽不便多说，却在阿强他爸那

里有个心结，如鲠在喉，难以下咽。
原来是这样的，阿强与阿勇是一对同
龄的堂兄弟，从小玩大，一起上小学、
初中、高中。阿强学习之余，只是专
注于姐妹们的花花草草，养花种草轻
车熟路，却不擅长人际交往，众人戏
称“花痴”。而阿勇有眼色会来事，学
习也好，能说会道，交际面广又有人
缘，众人美言“才子”。乡亲们谈及两
个后生，高下立现，让阿强他爸很没
面子。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世事
难料。一晃就到了高考发榜的日子，
阿强与阿勇同被一所大学录取，阿强
是行政管理专业，按惯例毕业后可以
分配到政府部门，而阿勇呢，是农业
种养植（殖）专业，毕业后自然分配到
林业局。乡亲们得知后，连连夸赞阿
强他爸有福，真是祖上冒青烟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阿强他爸邀
请左邻右舍的乡亲来庆贺。那时流
行放电影唱大戏，阿强他爸连办了三
天升学宴，轰动了十里八乡，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可谓扬眉吐气，令人刮
目相看。

大人们喜气洋洋，然而两后生闷
闷不乐。原来阿强想的是阿勇的专
业，阿勇想的是阿强的专业。现实真
是鬼使神差，令人莫名其妙。好在两
后生关系好，互相劝慰、鼓励，就这样
带着乡亲们的期望远赴外地求学。

学习期间，同一学校不同教学
楼，平时往返学习的路上，或周末节
假日，他们还是可以聚集一起叙旧畅
想，每每谈及令人无奈的专业，无奈
苦笑摇头。只是有一天，他们聊着聊
着，阿勇突发奇想，何不向学校申请
调换专业，不妨斗胆投递申请书试
试。

他们说干就干，申请书递上去不
到一周，双方的老师经过谈话、了解，
逐级上报，并得到学校的讨论、研究
和审批，一个月后，阿强和阿勇终于
迎来了心仪的专业。他们在学习上
比翼双飞，双双圆满完成了学业。

阿勇顺利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
如鱼得水的他不到10年就走上了部
门的领导岗位。阿强先是分配到林
业部门工作，前期坐机关上传下达，
觉得无聊没前途，后来干脆辞职下
海，在乡下开辟了一片上千亩的花

园，默默耕耘，自得其乐。
众所周知，从小就喜欢花的他，

如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不尽心用
心吗？每每遇到养花的难题，他无法
向身边人请教时，就掏钱订购了花卉
杂志，或上网搜索，自学各种花卉的
品性和种植要求。随着时间积累，他
阅读过的花卉书籍，在家中角落里堆
积了近4米。就这样，为了创业养好
花卉，他没事就到花卉市场上看花，
几年间仅买花就花了十几万元。花
卉的品种也逐渐从单一类发展到上
百类品种。

20 年后，阿强不再被人戏称，而
是名正言顺、响当当的“花痴”。他的

“花千禧”研发公司做得顺风顺水，资
金上亿，成为当地龙头企业。而一向
被众人看好的阿勇，因一起安全事故
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好在阿强念
及旧情，聘请他为公司的销售经理。

花 痴
周传奇

小时候，平日里大人都忙着干
活，小孩忙着上学，大家都没什么吃
的。只有在年底，人闲了，日子空了，
肚子也空了，于是想着法儿找吃的。

姥姥会在寒假的时候做各种美
食，炸肉，炸鱼，炸丸子。我最爱吃
的，便是酥鱼。

姥姥会嘱咐姥爷买最大的鱼，因
为害怕我被鱼刺卡住。鱼洗净剁成
块状，放些盐，再裹上一层鸡蛋和
面。待油热后便下锅，听着锅里“噼
里啪啦”的声音，我在门旁趴着咽着
口水，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猫咪。姥
姥也心知肚明地说：“这一锅我炸得
老一点，你再拿。”

然后她会挑鱼背上的鱼肉给我，
那里的刺最大，也容易挑。刚出锅的
酥鱼，别提多烫了，我用两个指甲夹
着，边吹边吃。

姥姥把炸好的鱼放在篮子里，我
还总是偷偷抓两把放进兜里，藏在门
后慢慢吃。

除了买鱼，村头总有人吆喝着拿
米换苹果。姥姥总把换来的苹果藏
在米缸里。

等到大人们出去干活后，我就在
米缸里“大浪淘金”。淘到苹果后，我
再把米缸里的米用手抚平，假装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酥鱼和苹果越来越少，姥
姥也觉察到了不对劲儿。不知道是
野猫，还是老鼠，嚷着让姥爷去买药，

还把那些吃的都挂在了屋顶上。我
像一只小猫，跳上椅子，爬上桌子，就
是够不到。而我也不能让他们发现，
我就是那只“野猫”。

没有了鱼，也没有了苹果，我又
开始寻找新的方向，于是，我瞄上了
厨房的方便面佐料。我让姥爷给我
倒一杯热水，那时候家里用的都是瓷
缸子，还带着盖子。我把方便面的调
料包挤在里面，然后盖上盖子，不一
会儿一杯方便面汤就做好了。我拿
着瓷缸子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着火，
一边咂着嘴，那感觉，跟现在喝奶茶
差不多吧。

而我最离谱的一次，是姥姥为了
让过年时，自己炒的菜好吃一些，买了
一袋味精。味精的味道，有点甜，有点
咸，一点点就能回味好久。既可以满
足我的偷吃，又不易发现。我拿了纸，
包了一点点，便去村头玩。我还分两
粒给小伙伴，嘱咐他们慢慢体会，不能
嚼，嚼就失了灵魂。他们吃得上了瘾，
都来找我玩，一盒炮只为换几粒味精，
我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那时的时光太慢了，我们放一粒
味精在舌尖，便可以开心一整天。时
至今日，我仍能回忆起那些食物的味
道，以及那透过门缝洒进来的阳光。

如今，我再也不会为了一点食物
藏在门后了，可我却如此怀念那只偷
吃的“小馋猫”，它曾经的梦想就是一
块酥鱼，便觉得拥有了世界！

怀念那只“小馋猫”
李柏林

母亲的手长得很好看。十指
修长，皮肤白皙，就连指甲上的“月
牙白”形状也好看。粉色的指甲搭
配月白色半弯，让整个手呈现玉的
质感。

有人说，这是一双拿笔的手；也
有人说，这一双弹钢琴的手；更有人
说，这是一双描花绣朵的手；却没有
人说这是一双拿锄把的手。

命运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城
里出生的母亲，上过学堂，却为了
有口饭吃，下乡成了地道的农民。

母亲用这双好看的手养育了九
个子女。在那个一穷二白食不果腹
的年代，为了养育这些孩子，母亲付
出多少艰辛，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
母亲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方设法
不让自己的孩子饿肚子。山上的花
儿菜、地里的荠菜、水边的野芹菜，一
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到了母亲手里，
都变成可口的吃食。出锅的馍、蒸熟
的红薯、焯水去涩的野菜汤，我们个
个小嘴吧嗒吃得特香。

母亲用这双好看的手建成一个
家 。 取 土 、和 泥 、制 坯 、翻 模 、晒
坯……一砖一瓦都是母亲带领家人
衔泥般筑就。房梁、椽子、檩条，几
十里山路，母亲跟哥哥姐姐肩扛脚
挪背回家。母亲伸开双翅，把她的
孩子护卫在她爱的双翅下。从小以
为房子就是家，长大后才明白，护我
们周全的母亲，才是我们遮风挡雨

的家。
母亲的手让田地结出硕果。虽

说“庄稼活不用学，别人咋着咱咋
着”，可想干好、年年多打粮食却不简
单。母亲沉下身子，虚心向有经验的
邻居学习，摸爬滚打中，硬是把家里
的责任田地侍弄得风生水起。

母亲的针线活也非常出色。铰
样、纳鞋底、绣鞋垫……这些都太
稀松平常。一匹布，一件样衣，母
亲见样学样使剪上针便能一模一
样地缝制出来。要知道母亲并未
学过缝纫裁剪。肩要多宽，袖要多
长 ，要 放 多 大 摆 ，母 亲 心 里 都 有
数。母亲做衣是用手拃的，母亲的
手和眼就是尺。那时候母亲的衣
服都是自己做，偶尔也帮婶子大娘
做，却从来不收钱。

如今妈妈的手已粗糙结满老茧，
双手也不似从前灵便。走过八十九
个春秋，母亲如一株扎根泥土的红
柳，用她的坚韧撑起一片蓝天。面对
命运的刁难，不等不靠不抱怨，心中
有方向，手上有力量，她用顽强改写
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命运航向。经
她手养育的子女后代有三十余人，个
个勤劳、善良、有担当。如今母亲虽
已高龄，依然目明耳清，依然坚持自
己洗衣做饭。用她的话说，有手有脚
饿不着。

命运不公，用手扭转，母亲做到
了。母亲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母亲的手
余秀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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